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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
的
家
鄉
在
安
徽
宣
城
農
村
，
前
幾
天
我
回
老
家
探
親
，
時
逢
歲
末
，
一
到

家
父
親
就
在
廚
房
的
灶
台
上
支
起
一
口
大
鐵
鍋
，
再
往
鍋
裡
倒
幾
桶
水
，
鍋
下
面

用
柴
火
加
熱
，
溫
度
適
當
以
後
我
便
跳
進
鍋
裡
痛
痛
快
快
洗
了
個
澡
。
歲
末
洗

﹁澡
鍋
﹂
是
家
鄉
的
風
俗
，
家
鄉
人
也
稱
之
為
洗
﹁年
澡
﹂
，
對
漂
泊
在
外
的
遊

子
來
說
，
回
家
鄉
洗
年
澡
意
味
着
洗
去
一
年
的
不
順
、
煩
惱
、
勞
累
，
清
清
爽
爽

迎
接
新
年
。
洗
年
澡
不
是
家
鄉
獨
有
的
風
俗
，
世
界
許
多
地
方
都
有
洗
年
澡
的
習

俗
。

去
年
我
到
日
本
旅
遊
時
正
好
趕
上
元
旦
，
日
本
人
稱
元
旦
為
﹁正
日
﹂
，
從

元
月
一
日
到
元
月
三
日
這
三
天
為
﹁三
賀
日
﹂
。

我
們
旅
遊
團
住
在
上
野
的
一
家
小
旅
館
裡
，
上
野
位
於
東
京

都
台
東
區
，
讀
過
魯
迅
的
《
籐
野
先
生
》
的
人
可
能
都
記
得
這
句

話
﹁上
野
的
櫻
花
爛
熳
的
時
節
，
望
去
卻
也
像
緋
紅
的
雲
﹂
。

﹁三
賀
日
﹂
幾
乎
所
有
的
商
店
都
停
止
了
營
業
，
在
日
本
生
活
多

年
的
李
君
告
訴
我
，
日
本
人
有
洗
年
澡
的
習
俗
，
在
元
旦
期
間
只

有
一
個
地
方
最
熱
鬧
，
那
就
是
澡
堂
子
。
日
本
民
間
認
為
在
新
年

時
去
洗
一
次
年
澡
，
可
以
去
除
晦
氣
，
給
新
的
一
年
帶
來
好
運
。

為
了
體
驗
一
下
日
本
的
這
種
民
俗
，
我
來
到
上
野
車
站
附
近

的
一
家
澡
堂
，
澡
堂
的
停
車
場
果
然
停
滿
了
各
式
各
樣
的
小
轎
車

。
在
新
年
裡
澡
堂
大
門
口
還
拉
起
了
一
條
草
繩
，
被
稱
為
﹁注
連

繩
﹂
，
有
驅
邪
的
意
思
。
玻
璃
窗
上
貼
着

象
徵
長
壽
的
鶴
、
龜
等
紙
貼
，
意
在
祈
禱

平
安
。排

了
半
小
時
隊
我
才
買
好
門
票
，
進
入

澡
堂
，
左
邊
是
女
賓
室
，
右
邊
是
男
賓
室
。

走
進
男
賓
室
，
裡
面
的
暖
氣
開
得
很
大
，
沒

幾
分
鐘
我
的
汗
就
冒
出
來
了
。
我
連
忙
拿
出

買
門
票
時
服
務
員
給
的
鑰
匙
，
按
照
編
號
打

開
相
應
的
櫃
門
，
以
最
快
的
速
度
把
衣
服
脫
了
塞
進
櫃
子
裡
。

光
着
身
子
走
進
浴
室
，
眼
前
就
是
一
個
大
浴
池
，
我
想
都
沒

想
就
跳
了
進
去
，
打
算
把
身
子
泡
暖
和
再
沖
淋
浴
。
可
我
剛
下
去

就
感
覺
到
浴
池
裡
幾
位
浴
者
異
樣
的
眼
光
，
一
位
工
作
人
員
走
過

來
嘰
裡
呱
啦
說
了
半
天
，
後
來
又
加
上
比
劃
，
我
總
算
明
白
原
來

是
我
洗
浴
的
次
序
顛
倒
了
，
在
日
本
是
先
用
淋
浴
把
身
子
洗
乾
淨

，
才
能
泡
浴
池
。
我
感
到
有
些
不
安
，
連
忙
從
浴
池
裡
上
來
，
找

了
個
淋
浴
沖
了
起
來
。
淋
浴
是
節
水
型
的
，
只
要
你
的
身
子
偏
離
了
淋
浴
頭
，
水

就
自
動
停
了
，
這
對
於
我
這
個
沖
淋
浴
時
不
喜
歡
原
地
打
轉
的
人
來
說
還
真
不
習

慣
。
淋
浴
的
水
溫
可
以
手
動
調
節
，
具
體
溫
度
的
數
值
能
夠
數
碼
顯
示
出
來
。
看

到
周
圍
日
本
人
都
把
水
溫
調
得
很
高
，
我
也
入
鄉
隨
俗
，
把
水
溫
調
高
了
不
少
，

洗
着
洗
着
就
覺
得
皮
膚
燙
得
發
痛
，
到
後
來
實
在
受
不
了
了
，
我
於
是
也
像
那
些

前
胸
後
背
被
燙
得
通
紅
的
日
本
人
一
樣
，
叫
喊
着
跳
進
了
浴
池
。
浴
池
的
水
溫
比

較
低
，
跳
進
去
後
，
就
在
這
一
熱
一
冷
間
，
整
個
人
頓
覺
舒
爽
無
比
，
彷
彿
一
身

的
晦
氣
就
此
一
掃
而
光
，
真
是
愜
意
極
了
。

周國平這位作家有點特
別，他是中國社會科學院哲
學所的研究員，大眾常能讀
到的他的作品，那都屬於他
的 「業餘」創作。

我讀他的第一本書就是
《尼采，在世紀的轉折點上》。這個書名，有
兩重意思：一是尼采卒於一九○○年，二是在
中國改革開放之初來介紹尼采。那之前，我一
直認為尼采是個負面人物，他是希特勒推崇的
人，應當屬 「反動的哲學家」。周國平知道書
的讀者裡有相當多的人如我一樣無知，便在書
的扉頁上寫上了一句話：「本書獻給不願意根據
名聲和輿論去評判一位重要思想家的人們」。

讀完這本書，我才知道，尼采，這個被說
成是殺死了上帝的人，並不是傳說中的那個惡
魔，而是一個真實的人，是一個熱愛人生，帶
着淚和笑感受和思索人生的人。尼采認為，哲
學不是他的職業，也不是他的業餘愛好，而是
他的整個生命，哲學與人生不可須臾分離，探
索人生的意義是哲學的唯一使命。《尼采》一
書在一九八六年初版，二○○三年第十一次印
刷時，印數已超過十四萬。在該書的結束語裡
，周國平寫道： 「走在尼采的方向上尋求着人
生意義的西方思想家，為什麼他們的一切尋求
最後都以內心為歸宿呢？朋友，讓我們各自沉
思這個問題，暫時分手吧。」這可不是一句客
套話，爾後，周國平不斷地把他的思考心得拿
出來與人分享，其中，不能不提他寫的關於兩
個女兒的兩本書。

《妞妞─一個父親的雜記》是第一個女兒
的故事。妞妞出生後不久就被診斷為患有 「多發性視網膜細胞瘤
」這種絕症，她在世上只度過了一年半的時光。這個不幸的孩子
得到父母無微不至的關愛，至情至性的周國平寫了他和妻子在死
亡陰影的籠罩下撫育女兒時愛哀交加的心境以及搖籃邊的思考。
這次大難沒有嚇倒周國平，他發誓： 「寧可做平庸的父親，不做
傑出的哲學家。」

《寶貝，寶貝》是妞妞的妹妹──啾啾的故事。書名中的兩
個 「寶貝」所指是不同的，作者在序言裡有說明： 「寶貝，寶貝
，我的女兒，我的生命中的時光。」啾啾和妞妞不一樣，是個健
康的孩子，所以雖然兩部作品的核心都是親情，親子之情，對小
生命的愛都很強烈，但前一部是親情和苦難交織，充滿着悲哀，
而後一部更多的是喜悅、健康和歡樂。周國平說： 「我也許命中
該做父親，比做什麼都心甘情願，絕對不會厭煩。我想不出，在
人生中，還有什麼比養兒育女更有吸引力，更能使人身不由己地
沉醉其中。」

父親只是一個家庭角色，一個對家庭缺乏理解從而少了誠摯
的男人恐怕是難得成為一個好父親的。有一次，廣州《希望》雜
誌要周國平回答 「什麼是好男人」這個問題。周的答案是： 「在
現實中，所謂成功的男人並不稀少，難覓的是在成功之後仍不變
壞的男人。」 「如果一個男人在成功之後仍不變壞，仍然保持着
感情上的認真和兩性關係中的責任感，我覺得與他密切相關的女
子就可以承認他是一個好男人了。」

在另一篇名為《記住回家的路》的散文裡，周國平寫道：
「你不妨在世界上闖蕩，去建功立業，去探險獵奇，去覓情求愛

，可是，你一定不要忘記回家的路，這個家，就是你的自我，你
自己的心靈世界。」 原來，周國平就是一個把心靈、家和哲學融
為一體的寫作者。萬千渴望回家的讀者，真切地喜歡這種坦誠、
靈動、直達心扉的哲學。

中國人兩大主食，南方
以稻米為主，吃米飯，而大
部分北方人則以大麥為主，
吃饅頭。饅頭在有些地方叫
饅首、饃。饃實際上是麵食
製品的統稱，其中包括饅頭
、燒餅、新疆饟及火燒之類

。我記得第一次吃饅頭是考上燕京大學那一陣子
，之前在海外，通過一些文藝作品也理性地知道
饅頭是中國北方居民的主食，回國後在學生食堂
對饅頭才產生感性的認識初嘗吃饅頭的滋味。對
我們這些吃大米飯長大的海外遊子來說，吃饅頭
乃是一件苦事，又乾又澀，難以下嚥。那時學生
食堂擺了兩籮筐，一個是盛白米飯的，另一個籮
筐就是饅頭了。大部分北方同學奔盛饅頭的籮筐
，抓起饅頭先啃一口，而南方來的同學卻直奔
盛米飯的籮筐。後來饅頭吃多了，也很快便適
應了。

由於地理氣候的原因，華北大平原及東北一
帶盛產大麥，而江南一帶則種水稻盛產大米，也
就天經地義地造成北方居民與南方居民飲食習慣
的差異。北方同學說一天不吃饅頭就像沒吃東西
似的，而南方同學則說，一天不吃一口米飯就餓
得慌。

北方老百姓吃饅頭的歷史悠久。從歷史上看
，在魏晉時，人們還不懂得吃饅頭，而漢代前，
麵食的花樣也不多，到了東漢才出現饅頭之類的
食品，那時不叫饅頭，而叫蒸餅。《晉書．何曾
傳》有這樣的記載，說何曾這個人嘴特刁： 「蒸
餅上不坼（與 「尺」同音，即裂開）作十字不食
。」顯然那時的人已懂得發酵的麵點技術，因為
也只有發酵透的麵糰才能坼出十字來，這種坼出
十字的饅頭今天就叫開花饅頭。蕭子顯在《齊書
」裡進一步闡明說，西晉永平九年（約公元二九
九年），規定太廟祭祀時的祭品需用 「麵起餅」

。後來宋朝程大昌在《演繁錄》一書中，對 「麵起餅」有這樣
的解釋： 「入酵麵中，令鬆鬆然也。」由此可見，當年 「入酵
麵中」的祭品，就是今天北方人吃的饅頭。到了今天，北方人
和麵蒸饅頭時刻意揪出一小麵糰，作為日後和麵發酵用，這小
麵糰就叫 「麵起子」。

無獨有偶，外國考古學家在古埃及原始部落的遺址中，意
外地發現麵包的古化石，這一發現說明，那時古埃及人也已懂
得 「令鬆鬆然」的 「入酵麵中」的製麵食技術。這些偶然的發
現證明，發酵麵點的發明是飲食文化史上一場劃時代的革命，
從而改變了人們只懂得吃死麵餅的習慣。不少中國古籍，如晉
人的《餅賦》便列舉了麵點的製作方法，其中也包括了經過發
酵的各類麵點的製作方法。

中國名點包子應該說是比饅頭稍晚出現的另類麵點，約在
三國時期，它是饅頭的副產品。內無餡。周作人在一篇論及饅
頭的短文這樣寫道： 「南方人到北京來，叫人去買幾個肉饅頭
，這變成了難問題了，北方稱有餡的為包子，饅頭乃是實心的
……」而從歷史上來看，饅頭與包子並沒有不同的叫法，一律
叫饅頭。三國時期，諸葛亮征服孟獲時用麵糰包上牛羊肉及豬
肉，來代替人頭作為祭品，這應該說是包子的由來。《餅賦》
中提到，說是初春的宴會上 「宜設曼頭」，這 「曼頭」即今的
饅頭、包子之類的麵食。南宋耐得翁所撰《都城紀勝》，更具
體地描述了當時成行成市的包子舖。

中國是包子美點的故鄉，有甜有鹹，種類不勝枚舉，就拿
天津狗不理包子來說，以季節的變化來摻和肉餡肥瘦的比例是
它的特點。狗不理包子不僅名滿天下，而且以急凍的現代化技
術遠銷日本。其他如，南北皆有的豆沙包、粵式叉燒包及奶皇
包、南翔小籠包、揚州三丁包、滬式蟹黃包、開封灌湯包子，
凡此種種都說明了，中國的包子文化今後必將更加發揚光大。

出
生
於
北
平
的
福
建
閩
侯
人
鹿
橋
（
一
九
一
九
至
二
○

○
二
）
原
名
吳
訥
孫
，
一
九
四
二
年
畢
業
於
西
南
聯
大
外
文
系

，
得
獎
學
金
入
耶
魯
大
學
轉
修
美
術
史
，
並
於
一
九
五
四
年
得

藝
術
史
博
士
，
後
任
教
於
各
著
名
大
學
多
年
。
鹿
橋
在
西
南
聯

大
就
讀
時
，
已
熱
愛
寫
作
，
一
九
四
○
年
參
加
上
海
《
西
風
》

雜
誌
的
徵
文
比
賽
，
以
《
我
的
妻
子
》
奪
第
八
名
，
排
名
遠
超

得
第
十
二
名
的
林
適
存
和
第
十
三
名
的
張
愛
玲
。

這
刺
激
起
他
開
始
執
筆
寫
擲
地
有
聲
的
巨
著
《
未
央
歌
》
，
這
本
數
十
萬
言

，
以
西
南
聯
大
學
生
作
背
景
的
長
篇
小
說
，
一
九
四
五
年
在
耶
魯
就
讀
時
完
稿
，

但
要
等
到
一
九
五
九
年
才
能
在
香
港
人
生
出
版
社
初
版
，
一
九
六
七
年
由
台
灣
商

務
印
書
館
刋
行
後
廣
為
人
知
，
自
此
印
行
數
十
版
，
長
居
中
文
小
說
暢
銷
書
前
列

數
十
年
。
其
後
他
又
出
版
了
小
說
《
人
子
》
（
台
灣
遠
景
，
一
九
七
四
）
、
散
文

集
《
懺
情
書
》
（
台
灣
遠
景
，
一
九
七
五
）
和
《
市
廛
居
》
（
台
灣
時
報
，
一
九

九
八
）
。

《
懺
情
書
》
收
的
是
他
在
昆
明
時
期
寫
的
日
記
、
小
說
和
雜
寫
，
但
《
市
廛

居
》
卻
是
他
在
美
國
寄
居
數
十
年
的
生
活
雜
記
，
可
了
解
鹿
橋
去
國
多
年
的
心
境

。
全
書
近
二
十
萬
字
，
收
《
市
廛
居
》
、
《
利
涉
大
川
》
和
《
人
物
憶
往
》
三
輯

共
三
十
多
篇
雜
文
。
最
值
得
一
提
的
是
回
憶
張
愛
玲
的
《
委
屈
、
冤
枉
，
追
慰
一

代
才
女
張
愛
玲
》
，
以
同
代
人
的
視
角
寫
張
愛
玲
，
頗
值
得
張
迷
們
參
考
。

最好是紅心紅薯，去皮
切塊，放少許鹽炒幾下，然
後與粉乾（絲）共煮，熟後
加油、味精等佐料，不加佐
料也可，即成一份香滑可口
、營養豐富且作價低廉的佳

餚。大凡經歷過貧窮歲月的浙南鄉親都嘗過這道
佳餚。

那是個粗茶淡飯的年代，物資匱乏，慾望低
迷，有人在填飽肚子以後，就琢磨如何把歲月折
騰出繭子來。但人們的本能卻在貧窮的磨練中滋
長出平凡而實惠的智慧。紅薯煮粉乾（絲）就屬
於這類貧窮智慧的產物。它符合就地取材、價廉
物美、營養豐富、口感獨特等諸多要求。又如在
燒紅薯時加幾片甘草，熟透的紅薯熱乎乎、香噴
噴，甜滋滋。那時，馬路上到處可見賣紅薯的小

灶小攤。
我們不妨作個比較。著名的東坡肉，油而不

膩、香滑美味，可解讀書人心頭的酸和口中的饞
，屬於士大夫的智慧產物。這道菜畢竟是肉做的
，不是宋朝百姓能天天消費得起。而這些年來在
內地大行其道的肯德基、漢堡包之類的食品，當
屬生意人的把戲，不足掛齒。至於鮑翅生猛，可
與紙醉金迷為伍，曲高和寡，更違動物保護主義
的基本理念，不必提它。還是談談貧窮的智慧更
有深度。跑步、登山、游泳，屬於窮人的體育，
不用昂貴的體育設施，只與青山綠水為伴，健體
娛樂，目的單純樸實。不像富裕後就砸錢換金牌
，雖有鼓氣作用，但離愉悅身心、健康體魄的初
衷遠矣！按說足球是最鼓氣的項目，卻無論砸多
少金也白搭。

現在的中年人很少不懷念少年時代那些不花

錢的遊戲的，如擺弄泥巴手槍、鬥蟋蟀、抓蝴蝶
等，雖沒有電腦那麼高的技術含量，但親近大自
然、親近小生命的原始狀態，實際上也是人類一
種最無意識、最單純且充滿童趣的回歸衝動。

可見，貧窮的智慧大都離目標更近。錢不是
解決問題的最佳辦法，更不是唯一辦法。

回到吃這個話題。吃有三種：充飢活命；吃
飽；吃爽玩命。紅薯煮粉乾（絲）介於吃飽和吃
爽之間，科學廉價，智慧中庸，那美味着實讓我
默默驚訝家鄉純樸本真的傳統。這貧窮的智慧來
不得半點虛假和作秀。它不能粉飾紙醉金迷，卻
能使蒼白的心靈平添幾抹可有可無的色彩。

在我們的日常生活周圍，活躍着無數貧窮的
智慧，省錢、目標明確、手法簡單，像一加一等
於二那樣一目瞭然，但最高深的數學也由此起步
，小覷不得！如你沒吃過，煮碗吃吃。

杭州大兜路東面復建的香積
寺落成開放了。

香積寺始建於北宋，已有一
千多年歷史。它原名興福寺。跟
峨嵋金頂華藏寺主供普賢菩薩、
舟山普陀普濟寺主供觀音菩薩等

專業寺廟一樣，香積寺供奉的主佛是大聖緊那羅王監
齋菩薩。傳說這位監齋菩薩在紅巾軍圍攻少林寺時曾
化為少林寺香積廚的伙頭和尚，手持撥火棍擊退了圍
軍。因此後來宋真宗賜名香積寺，不僅是為了名實相
符，也是為了彰顯他對佛國勤勞勇敢的下層菩薩的尊
重。蓋香積寺者，亦即寺廟伙房之謂也。香積寺把伙
夫頭兒作為主佛來供奉，這在我國專業寺廟中還是個
創舉。

杭州過去也是個佛文化發達的城市。抗日戰爭前
，著名的寺廟如靈隱寺、昭慶寺、淨慈寺、法喜寺、
虎跑寺等都在城西；香積寺、潮鳴寺、海潮寺等則在
城東；只有華藏寺在城內。但都年久失修，有的已名
存實亡。新中國成立前後，跟百年前辛亥革命時孫中
山倡導利用祠堂寺廟做校舍發展教育一樣，不少寺廟
被因陋就簡利用為部隊駐地。至於舟山前線更不用說
了。但正因此，不少寺廟名剎得以保存下來在 「文化
大革命」中沒被毁壞。譬如筆者蝸居的華藏寺巷的華
藏寺，原是享譽東南的大寺，就因為沒有駐部隊，先
是做小學校舍，後來終因木材、地皮緊缺被一些部門
聯合拆除建為宿舍瓜分了。前人云： 「世上好話佛說
盡，天下名山僧佔多。」說實話，佛教徒們披荊斬棘

辛勤開發了幾百年乃至上千年的名剎景觀，灰飛煙滅
於一旦，是很令人扼腕的。

在寺廟裡，伙房叫香積廚，食堂叫齋堂。齋堂是
個重要的修禪場所。出家人到齋堂用膳叫過堂。它有
嚴格的規矩與威儀。用齋時，住持亦即方丈坐於堂中
法座，僧眾聽到齋堂外走廊上木魚和雲板的敲擊聲後
才可魚貫入堂，分兩邊坐在住持下首用齋。用齋時不
只不許講話，碗筷不許出聲，連拿飯取菜添食加湯等
都有嚴格法式。而且進食時一定要想到食物來之不易
，珍惜飯菜，感謝施主的捨予；一定要反省今天自己
思想行為有無過錯；一定要防止產生貪戀美食的惡念
；一定要想到飯食只是一種維持生命的藥，自己是為
了修禪而用齋等等。這正如《智度論》所戒，過堂
（意即經過齋堂亦即吃齋）時必須 「思惟此食，因墾
植、耘除、收穫、舂磨、淘汰、炊煮而成，用功甚多
。計一缽之食，農夫工人流汗合集，食少許多，入咽
變惡，我若貪心，當墮地獄」。所以，凡高僧大德都
十分珍惜糧食。著名的弘一法師食粥後常以舌舔碗，
且嚴守律宗過午不再食的戒律，其旨便在愛惜一飯一
粥，不貪戀物質享受。

我國一向有 「鋤禾日當午，汗滴禾下土。誰知盤
中飧，粒粒皆辛苦」珍惜糧食尊敬農民勞作的優良文
化傳統。為了監督齋堂各項制度的執行，佛國便派大
聖緊那羅王為監齋菩薩。筆者以為這一分派非常恰當
。因為大聖緊那羅王既然義務負責製作供應僧眾飯菜
，當然有權監督僧眾用齋時的不貪食浪費，就像今天
國家由勞動者即納稅人監督政府一樣。這種監督是最

有力的直接監督。這種機制決不會產生監守自盜、官
官相護等腐敗現象。因此筆者以為，新建的香積寺
不但可以顧名思義主推素齋文化，而且也可做示範
基地，教育一些不珍惜糧食的青少年們如何繼承與
弘揚包括佛文化在內的優良文化傳統。譬如就餐時
不講話，不在街道等大庭廣眾中邊走邊吃，不浪費
飯菜，不挑肥揀瘦，不使碗筷和咀嚼乃至吞嚥發出
聲響等等。因為這不僅是講衛生，更是講禮儀，講
文明。

現當代我國佛學研究成果卓著的大師，北京有個
湯用彤，他與陳寅恪、吳宓同為哈佛三傑；杭州有個
馬一浮，他也是遊學歐美和東洋回來精通多種語言著
述等身的大家，跟熊十力、梁漱溟一起被譽為新儒學
三聖。馬一浮不僅通讀 「三藏十二部」，以自己的身
體力行影響了李叔同及其弟子豐子愷、劉質平等信佛
，使李叔同出家成了律宗高僧弘一法師，豐子愷、劉
質平等做了居士，還跟靈隱寺、虎跑寺、海潮寺等住
持結交。當年香積寺住持肇安法師也是時常和他談佛
論道、做詩唱和、並一起發起組織般若學會的方外友
人。只是這些佛學哲人和高僧大德都早已遷化，如今
只剩下了西湖蘇堤南端蔣莊的馬一浮紀念館和湖墅大
兜路東面後建的香積寺。要是他們今天還在，看到和
諧世界從心開始等主題的佛教論壇一次再次的在杭州
在台北舉辦，看到杭州永福寺、香積寺等寺廟一個又
一個的重新修復開光，他們會多高興啊！

香積寺是通過京杭大運河進入杭州的第一座寺廟
。過去這裡香客雲集佛事繁忙，特別在蠶寶寶生長季
節，蘇南和浙北蠶鄉的善男信女搖着船來進香祈求豐
收時，寺前運河裡人來船往真是水泄不通。杭州城北
香積寺，夜半鐘聲到客船。儘管今天交通發達了，但
你如果去遊香積寺，仍可領略到唐詩《楓橋夜泊》張
繼筆下的文化情懷，更可一睹品質杭州的繁榮昌盛！

阿彌陀佛，善哉善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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